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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初的一天，在营区操场上，葛睿

和丈夫普布多吉手牵手，微笑地看向不

远处正在踢足球的一儿一女。营区坐

落在阿里高原，四周的春意星星点点，

葛睿心里觉得无比温暖。“小心点别摔

了……”她不时出声提醒两个孩子。

8 年前，她从老家连云港翻山越岭

来到丈夫单位驻地，成为一名军嫂、一

名警察。清风不常来，明月到天涯。那

些爱的山盟海誓，让高原上呼啸而过的

山风，愈加温柔。

一

2009 年夏，还是云南师范大学大一

学生的葛睿，在火车上，遇到了休完暑

假返回军校的普布多吉。普布多吉为

了让战友们尝一尝阿里老家的美味，不

辞辛苦地带了大包小包的土特产，但由

于天气炎热加上路途颠簸，有的食物腐

烂变质了。

坐在邻座的葛睿不明所以，闻到了

臭味，用力地扇鼻子前面的空气，表情

有些不自然，还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瞪

着普布多吉。

普布多吉家里生活条件不好，特产

不舍得扔。看到身旁的葛睿神情不悦，

他只好把特产掏出来，藏到行李最深处。

葛睿看到普布多吉很努力地归置

行李中的特产，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些

冒失了。

晚上，车厢里的乘客都睡着了，葛

睿也半眯半醒。这时，一阵细微的扫地

声传来。她探出头发现，在昏暗的灯光

下，普布多吉正弯着腰认真地打扫着车

厢 过 道 。 他 蹑 手 蹑 脚 ，生 怕 吵 醒 了 别

人。打扫完，他又把附近散乱的行李摆

放整齐。

原来，白天里那个长相普通、穿着

朴素，甚至还有些讨人嫌的男孩，其实

是一个憨厚、无私的人。葛睿看普布多

吉背影的眼神渐渐柔和了起来。第二

天，她主动和普布多吉说话，并对他有

了好感。

列车到站后，葛睿和普布多吉互留

了联系方式……

二

那年，当葛睿把自己想和普布多吉

在一起的决定告诉父母时，父母一时间

很难接受。老两口翻开地图看了半天，

才找到了阿里。让女儿嫁那么远，不就

等于他们没了这个女儿吗？

一面是态度坚决的父母，一面是真

心相爱的男孩，葛睿陷入了亲情与爱情

的拉锯战。2011 年寒假，不忍相思之苦

的葛睿决定孤身一人到阿里找普布多

吉 。 一 路 上 ，葛 睿 带 着 为 数 不 多 的 路

费，乘火车站到拉萨，又坐长途汽车抵

达阿里，最后搭着牛车到了普布多吉家

所在的小村庄。当她历尽千辛万苦见

到普布多吉时，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普布多吉得知葛睿是瞒着家里来

阿里后，不敢耽搁，又带着葛睿踏上了

去连云港的路程。在路上，普布多吉牵

着葛睿的手告诉她：“我们是真心相爱

的，不需要隐瞒，我相信叔叔阿姨是因

为心疼你，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但我

更相信，我对你的爱会让他们知道，我

们在一起，他们不是少了一个女儿，而

是多了一个儿子。”

最终，两个相爱的年轻人用真诚打

动了葛睿父母。

后来，普布多吉与葛睿在阿里高原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国旗、雪

山、界碑和战友们，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能和你一起守家卫国我很自豪，

能和你相伴到老我很幸福，能和你共担

风雨我不后悔。”葛睿哽咽地说。

普布多吉也红了眼眶。

“请新郎、新娘共同制作相守一生

的信物。”

新娘葛睿与新郎普布多吉，在战友

外出执行任务返回途中特地寻来的一块

“戍边石”上，庄重地写下了各自的名字。

三

2013 年 8 月，葛睿为了让普布多吉

更加安心扎根军营，来到阿里。

由于公婆不会汉语，普布多吉任务

又比较繁重，无法经常回家照顾老人，葛

睿在工作之余，总会抽时间和藏族同事

学习藏语，用不太流利的藏语配合手势

与公婆交流，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两

位老人节俭，葛睿每次休假回去，都会发

现老人将她寄去的营养品放在柜子里，

不舍得吃。后来，为了打消老人的顾虑，

葛睿每次买东西时，都会到商店去让懂

藏语的店主给公婆打电话，告诉他们说

东西不贵。一来二去，老人也知道了葛

睿的心意。老人家逢人就说，家里有福，

娶了一个孝顺又能干的儿媳。

那年，普布多吉接到前往边防执行

任务的命令。葛睿当时已怀孕，她还是

忍着不舍，送普布多吉离开。

那段时间，强烈的妊娠反应加上高

原反应，把葛睿折磨得痛苦不堪，四肢

经常酸软无力。一次值班，她忍着身体

不适坚持，突然晕倒在地。同事立即将

她送到了医院，经过诊断才知道她是严

重贫血。当时，葛睿已经很久没能联系

到普布多吉。同事不明真相，劝她赶快

把普布多吉叫回来。葛睿笑着说：“贫

血不是多严重的病，吃点补药就能好，

他在部队也很忙，不用小题大做。”

在葛睿的全力支持下，普布多吉全

身心地投入到部队工作中。同样，在普

布多吉的战友们中，葛睿也有口皆碑。

有一年冬至，葛睿用并不娴熟的手法，花

了很长时间，包了一大锅饺子，送到了官

兵的餐桌上。官兵训练结束后，吃到了

热腾腾的饺子，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每年，战士们参加军考前，葛睿都

会 利 用 休 息 时 间 为 战 士 们 补 习 文 化

课 。 在 她 的 帮 助 下 ，几 名 战 士 进 步 很

快，并顺利圆了军校梦。

四

从警 8 年多，葛睿主要负责单位的

人事工作，抚恤优待、工资福利、晋职晋

升 …… 她 深 知 ，同 事 们 在 高 原 工 作 不

易，而自己的工作涉及到每一名同事的

切身利益。因此，哪怕是一个小数据，

她都非常仔细地进行核对。

一次，葛睿加完班，拖着疲惫的身

体回到家中，才发现窗户忘关，两个孩

子都发烧了。她连忙带着孩子们赶去

医院。那天，她在病床前看着孩子们难

受的样子，摸着他们发烫的额头，身体

上的劳累和精神上的愧疚、委屈，一股

脑儿化作泪水涌了上来。

有了那次的教训，葛睿在家里安装

了远程监控摄像头。遇上加班，她把孩

子先接回家，安排他们吃完晚饭，把他

们哄睡后，又将摄像头对着孩子睡觉的

方向，自己才返回工作岗位。

8 年多来，葛睿坚守在岗位上，先后

两次被上级评为“优秀公务员”。

那 天 ，葛 睿 和 普 布 多 吉 带 着 孩 子

们，在营区的操场上静静地享受着温馨

时光。微风吹过，她突然觉得，她和身边

的这个军人、这座军营、这片高原的故

事，仿佛这温柔的风，一定会在岁月里永

远温暖着自己。葛睿始终记得，嫁给普

布多吉那年，普布多吉老家的村民们听

说自己要来，纷纷带着自家甘甜的酥油

茶、清冽的青稞酒、脆香的风干肉、肥美

的烤全羊，来到普布多吉家中庆贺。欢

迎晚宴上，普布多吉拉着葛睿的手跳起

了锅庄舞。村民那花儿一样的笑脸与

火一般的热情，让葛睿在异乡，第一次找

到了家的感觉。

高 原 吹 来 温 柔 的 风
■刘晓东 索延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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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校毕业前，姥爷被确诊为阿尔

茨海默症。记忆一丝一缕从他的脑海中

抽离，就像南方纷纷扬扬的细雪，一落

下就融化了。遗忘对生病的姥爷来说，

是一种痛苦。对我们这些被他遗忘的亲

人，又何尝不是一种痛苦？可他早已

浑然不觉。

我自幼在姥爷膝下长大。我的父亲

是军人，常年驻守深山。母亲教书育

人，工作繁忙。退休后的姥爷姥姥，便

承担起照看我的任务。“通通”，这声带

着几分宠溺的呼唤，是姥爷给我的昵

称。

姥爷喜欢散步。他总说，人在散步

时最自由。他喜欢牵着我的手，迎着晚

风，一圈一圈地散步，附近公园、小

巷、田垄、河畔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

初春时节，他也会驱车载着我和表哥表

妹去乡间踏青。车子刚停，三个孩子风

一样跳下车。他在我们身后，唤着我们

的名字，叫我们跑慢些，慈祥的呼唤，

仿若春风拂过耳畔。

我升入中学那年，姥爷去照料独自

离家上学的表哥。从此我们聚少离多，

但他每周会跨越大半个城市为我送些书

籍、水果。青春期特有的敏感，让我总

觉得，他爱表哥胜过爱我。一次晚饭

后，母亲说，姥爷最近风湿病犯了，疼

得厉害，就不来家里看我了。我负气地

说道：“他最偏心，只关心表哥。”但没

想到，姥爷此时正巧站在门口，手中提

着一袋水果。直到现在，我依然能记起

自己当时的惊慌失措。他什么也没说，

只是转过身，缓缓走向厨房去洗水果。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在墙壁上勾勒出

他那已不再挺拔的身影。那天，他洗好

水果后，悄悄地离开了。

后来，我考入军校，姥爷每周都会

给 我 打 电 话 。 他 第 一 句 必 是 问 ：“ 通

通，在学校过得好不好？”听到我取得

成绩时，姥爷会告诫我要踏实谦虚；在

我彷徨失意时，他会为我加油鼓劲。姥

姥告诉我，自我离家后，每当老友拜

访，姥爷总会拿出我的奖章奖状与人分

享，说我替他圆了参军梦。言谈之间，

他骄傲得仿若一个得志少年。

姥爷患病后，一颗名为“遗憾”的

种子便开始在我的心底悄然生长。下

部队后，我知道自己也许再也没有机会

时刻陪在他身边。我能做的只有在结束

一天的工作后，和他打一通视频电话。

我刚毕业那会儿，屏幕那端的他只是偶

尔叫不出我的名字。每当这时，他都会

像个孩子一样，委屈地说，自己眼睛越

来越不好了，看不清我是谁。后来，他

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视频时，当我

叫他“姥爷”，他似乎总要先搜寻一会

儿，然后开口叫我“东东”。每次，在

母 亲 的 提 醒 下 ， 他 才 能 更 正 成 “ 通

通 ”， 但 过 了 一 会 儿 ， 又 开 始 叫 “ 东

东”。几次下来，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

认出我，也不再纠正。

“通通。”

有一天，他喊对了我的名字。在叫

出名字的瞬间，他伸出手，眼睛紧紧盯

着指尖。他的手里露出一抹银色的亮

光。隔着屏幕，我试图辨认那是什么东

西。直到他把手摊开，那个银色亮光现

出全貌，我才认出：那是一枚国防服役

章。那是钉在我胸口 5年的国防服役章。

毕业那天，我把这枚徽章送给了姥爷。

“通通。”姥爷喊道。我看见他开口

的时候，那衰老无力的眼神，忽然被那

银色徽章点亮了。

“通通。”

终于，我们回到了记忆深处的那

些年，认出了彼此。原来，即使姥爷

忘记了很多，但最爱的我，他一直放在

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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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和父亲视频，镜头对着他

诊室墙上的一面锦旗，我听得出父亲和

几个患者在诊室里来回穿梭。穿白大

褂的父亲在视频里一闪而过，白色顺着

衣领也浸染了他的鬓角。还没等我开

口，就传来一句：“我正忙着呢，下次再

说。”“嘟”，视频被挂断了。顺着这稍纵

即逝的尾音，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忙碌的

身影，被岁月拉得很长。

父亲是一名乡村医生。我童年的

味道里，少不了父亲身上来苏水的味

道。记忆的涟漪里，显影的也总有那个

磨损得斑驳的医药箱。

“乡村医生”是现在的称呼，以前叫

“赤脚医生”。在青岛老家“赤”和“吃”

的方言发音差不多，以至儿时我一直对

把“赤脚”冠在医生前面的称呼不解。

后来才知道，在农村缺医少药的年代，

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田间地垄、床

前炕头，都有赤脚医生忙碌的足迹和身

影。脚是赤的，心是红的。

“犟”是母亲对父亲评价最多的一

个字。以至于一听到“犟”字，我都能立

刻想到母亲发音时的嘴型和表情。

有小孩得了腮腺炎，家长急得让父

亲赶紧输液消肿镇痛，父亲看后，让人

家到村里后山挖马齿苋捣烂敷上；有人

牙痛，上窜下跳要去医院，他细细安抚，

轻捻针灸远端取穴 ；有人嘴唇上火起

泡，急得又要开药又要打针，父亲观察

一下后，不紧不慢地摘下自己栽的薄荷

递给人家；外地人上门求医问诊，父亲

少收钱或者不收钱，还主动留人家在家

吃便饭。

家附近是一个部队的生产连队，当

时连队没有医护人员，官兵头疼脑热、磕

碰扭伤的都来找父亲诊治。家里来回出

入的解放军叔叔让我倍感亲切。有时

候，部队家属来队也会借住在我家。每

当春播秋收的农忙时节，部队缺少的生

产工具，都是父亲帮忙张罗着，东家借一

件、西家挪一件。工具用完后，父亲再敲

敲打打、叮叮当当地捯饬一番，然后一家

家归还回去。母亲劝了多少次，父亲还

是一次次默默捯饬着。

父亲身上像这样“犟”的事儿，真还

讲不完。可父亲越是这样犟，乡里乡亲

爱找父亲看病的人却越来越多。父亲

因犟成名。

父亲犟却不墨守成规。记得有一

年夏天，部队任务重，解放军叔叔们整

天劳作，有不少人感染了脚气病，轻的

还能走路，重的溃烂得无法动弹。那阵

子，父亲跑前忙后累得不轻，治疗的同

时还向连队建议：周末休息时，让大家

集体到海边，症状重的战士赤脚在沙滩

上休息，轻的就赤脚下海泡海水。几周

下来，连队的脚气病根治了，周末下海

的习惯也保留了下来。当年连队荣立

集体三等功，还第一时间把立功合影送

给了父亲一张。

后来，部队要裁编。离开前，大家

都围坐在我家炕头，南腔北调诉说着不

舍。也许他们早已把父亲当成他们中

的一员——不穿军装的战友。

2001 年，我考上军校。看着穿上军

装的我，父亲又念叨起那些解放军叔叔。

有一年放暑假回家，我发现父亲竟

然在考驾照，还要买车！快 50 岁的人

了，再来把控方向盘、熟背交通法规、勤

练倒车入库，是个不小的挑战。寒假回

家，父亲开着皮卡车来接我，我又一阵吃

惊。“您辛辛苦苦学了驾照，怎么就买了

个皮卡车啊……”这个“啊”字被我拖了

很长。紧握方向盘的父亲用特有的“犟”

调，干脆利落蹦出几个字：“你懂个啥！”

到家听母亲讲才知道，之前村里有

人半夜发病，父亲出诊时发现病人病情

严重，得马上去县医院。但在我们那个

丘陵横布的偏僻山村，病人只能依靠自

身与病魔抢时间，家属呼人寻车分头行

动。冬天的柴油三轮车很难及时启动，

等到发动好车，把人抬上车，刚出村口

不久，人就没了……回来后，父亲懊悔

不已，就下了学车的决心。说到为何买

皮卡车，因为农村人没有那么多讲究，

一张病床甚至是一个门板一架，快速上

下车，天冷大不了多裹几床被子，啥都

有了。听着母亲的讲述，我哑口无言，

细品着父亲的那句“你懂个啥”。

没几年，离家不远的一个隧道通车

了，历来要绕道去市区的路程一下子可

以穿山而过，大大节省了时间。那天，

恰逢山那边的李村大集。用母亲的话

说，嫁过来这么多年，父亲第一次主动

带她去赶集。父亲带着母亲，开着皮卡

车穿山越岭来到集市，可还没等母亲逛

一会儿试个衣服，父亲就急得要回。没

几天，村里小工厂的一名工人手指轧

伤，父亲驾车迅速穿过隧道送到医院，

受伤工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母

亲这才知道，父亲掐着时间去李村大集

的目的，是想探探在人车最多的时候，

路是否会堵。

去年疫情暴发后，父亲把仅存的口

罩免费分给急需的村民，和村里的党员

打成一片，不分昼夜地登记返乡人员的

检测报表，并将各类防疫物资精准发

放。村里有一名从武汉返乡的大学生，

父亲一天两登门，测温问诊，浑然忘却了

自己的年龄和体力。

而今，父亲还背着他那斑驳的医药箱

走街串巷，药箱上的红十字已经有些模糊

了。那个他最钟爱的药碾还是静静地放

在角落，光滑的手柄仿佛在诉说着年月的

陪伴。

从 上 军 校 、下 部 队 到 如 今 异 地 转

业，20 年来，我天南海北辗转。离家久

了，我也越来越读懂了父亲的“犟”……

犟 父 良 医
■梁振波

你是无言的小草

迎着风雨

猛劲破土、发芽和成长

你是夏日的阳光

燃烧青春

闪烁光亮、清澈和梦想

你在军营里

百炼成钢

那轻轻一跃

是这团圆中的

别样惊喜

孙小山配文

家庭 秀

近 日 ，

武警安徽总

队机动支队列兵付景强的

父母来队。这是付景强入

伍 后 ，第 一 次 与 家 人 见

面。图为付景强向父母展

示通过云梯技能。

张浩东摄

定格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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